
人文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
主编 胡敏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胡颖 徐剑 校审 罗文宇 王志洪1010

老电影院的旧时光
□梁晓丽

夏日的阳光，宛如热烈的拥抱，将大
地揽入怀中。巴南区龙洲湾街道沿河村
高家沟，有一片两三平方公里的麦浪场，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主城市民
纷至沓来，俨然成了一块打卡胜地。即
使骄阳似火，也无法阻挡那潮水般涌来
的“夕阳红”，她们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
这片麦浪共舞，让麦浪场也沉浸在火热
的氛围中。

高家沟麦浪场的诞生，承载着一段
独特的历史。据村民介绍，20 多年前，
这里曾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随着巴
南区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源源不断的运
渣车将大量废弃渣土运到这里倾倒，这
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摇身一变成了一片开
阔地。有一天，渣场老板突发奇想，将这
片废弃渣场精心平整，铺上一层泥土，播
下小麦种子。尽管土地贫瘠，麦秆矮小，
麦穗颗粒稀少，但这片金黄的麦浪，却以
一种别样的姿态，向游客敞开怀抱，成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

清晨7点，南岸云满庭小区的13姐
妹，准时出发。她们来到轨道工贸站，乘
坐轨道3号线列车，在鱼胡路下车，然后
分乘 4 辆的士，前往高家沟麦浪场。上
午 8 点钟，当第一缕骄阳洒下温暖的光
芒时，她们来到了这片魂牵梦绕的麦浪
场。

一下车，扑面而来的景象，瞬间让人
陶醉。一望无际的麦浪，宛如金色的海
洋，在微风的轻拂下，泛起层层涟漪，麦
穗们摇曳着，仿佛在向游客们诉说着夏
日的故事。初夏的朝阳，宛如一位温柔
的画师，将金色的光芒倾洒在麦浪之上，
给麦浪披上一层如梦如幻的金色艳装。
那金色，是成熟的色彩，是希望的色彩，
更是生命尽情绽放的色彩。

13姐妹统一身着T恤衫、浅蓝裙，头
戴彩花巾，腰系红围巾。那装束，俨然就
像当年的村姑，瞬间将人们的思绪拉回
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麦穗成熟的
季节，知青们头戴草帽，肩搭白毛巾，同
社员们一起收割的情景，仿佛又回来了。

姐妹们散落在麦浪里，宛如一群欢
快的小鸟，唱起那首《公社是朵向阳花》：

“社员都是那花中娃，手捧鲜花齐开放
呀，齐心建设咱们的家；公社土地肥又
大，集体劳动力量大，深耕细作多打粮
呀，支援国家力量大。”悠扬的歌声在麦
浪间穿梭回荡，仿佛带着岁月的回声。
麦浪似乎也被歌声感染，笑得更加欢快，
它们随着歌声的节奏，轻轻摇曳，与姐妹
们共舞。

一会儿，姐妹们又唱起《麦浪滚滚闪金
光》：“风吹稻穗舞霓裳。田野一片丰收景
象，喜悦装满咱心房。麦香阵阵随风扬，颗
粒饱满闪光芒。汗水浇灌着希望，幸福生
活在前方……”歌声是对这片土地的赞美，
是对丰收的喜悦，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麦浪欢快地跳动着，也仿佛听到了最
美的旋律，在为姐妹们鼓掌。高家沟仿佛
也被这欢乐的氛围所感染，使劲地拍着“巴
巴掌”，为这一场人与自然的盛会喝彩。

10点钟，潮水般的“夕阳红”迎着骄
阳赶来。她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与金色的麦浪相互映衬，共同汇成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影像师们的镜头，
不停地闪烁，记录下这一张张开心的笑
脸，记录下这充满活力与美好的瞬间。

姐妹们沉浸在这欢乐的氛围中，唱
啊，跳啊，舞啊。骄阳渐渐变得炽热，汗
水湿透了衣衫，可她们却全然不顾。她
们仿佛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烦恼，只
沉浸在这与麦浪共舞的欢乐之中。这
里，是她们释放心灵的舞台，是她们与大
自然亲密接触的天堂。

10 点 30 分，姐妹们玩够了，与这片
麦浪场挥手作别。她们带着满满的回
忆，结束了高家沟麦浪场半日游。

金色的麦浪、悠扬的歌声、欢乐的舞
蹈、一张张开心的笑脸，成了她们这个夏
天最美好的回忆。在喧嚣的城市边缘，
高家沟麦浪场宛如一片宁静的港湾，让
人们找到了与自然亲近的机会，感受到
了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活力。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

风吹麦浪，夏日里的金色诗意
□熊家林

巍巍贝壳山下，连江
机械有限公司掩映在茂
盛的香樟林里，水泥路面
上斑驳的树叶倒影像极
了散落人间的时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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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老电影院。”一个戴眼镜、穿
蓝色工装的人，用右手指着一旁的砖墙
房说。磁性男声带着梁平口音，干脆利
落，给人稳重踏实的感觉。他就是连江
机械有限公司的黄厂长，是“厂二代”，也
是20世纪80年代风光的“三线娃”。

透明玻璃镜片下，他有一双炯炯有
神、镇定自如的眼睛。这双眼曾见过清
平机械厂的兴衰，还装着“连江”的现在
与未来。

资料显示：清平机械厂于1965年落户
万州，是最先到万州的“三线企业”，后于
1994年陆续搬迁到重庆主城。一些把根扎
在万州的“清平人”，留在了贝壳山下。为了
安置这部分人，2009年成立了连江机械有
限公司。黄厂长就是留用人员之一。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长
排砖墙房，墙上方一扇扇褪色严重的木
制玻璃窗，像一双双昏花的老眼睛盯着
我们看，仿佛在问：“你们从哪来？”

“哇塞！”走在前面、已进入电影院的
人发出慨叹。这呼声把我的思绪拉回现
实，我加快脚步走过水泥板台阶，眼前出
现一道锈迹斑斑向两边敞开的铁门，穿
过那道门，里面就是老电影院。置身在
老电影院偌大的空间里，我好像穿越回
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感觉有点蒙，
但更多的是兴奋。

我对“三线企业”并不陌生，我的故
乡也有一个——国营武江军工机械厂。
我曾见过它红火时的模样：下班时，工人
们骑着自行车冲出厂房，俨然泄闸的洪
水，挡住了我回家的必经之路。那些骑
着“上海牌”自行车的工人，让人羡慕，我
做梦都想成为他们。后来厂子搬迁到重
庆主城，厂房宿舍闲置破败、杂草丛生。

“三线企业”给人的印象就只剩下断垣残

壁、人去楼空、沧海桑田。
岁月何曾饶过谁，那些被遗落的老

房子、老物件也一样。
我没想到连江机械有限公司还在继

续生产，甚感惊喜，矗立在厂区内的老电
影院更是一下戳中很多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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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电影情怀，读书
那会儿，舍不得吃穿，但一定要省钱去看
一场电影。电影是那个年代最高级的精
神食粮，那时的很多港台明星，都是我们
从电影中认识的。喜欢电影、喜欢电影
里的明星，其实就是向往美好的人生。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激励人们为美
好生活而奋斗，同时也扩大人们的视野、
提高认知、寄予生活以希望。

农村是没有电影院的，两根竹竿、一
块幕布、一个灯泡、一个放映机，在晒坝
场上，一群放工后早早吃过晚饭的农人，
坐着自己从家里扛过来的长板凳、矮凳
子，聚精会神地观看：电影里的人在幕布
上打仗、打架，笑声、哭声、说话声响彻山
谷……电影里散发出的微光照亮乡村黑
乎乎的夜，也照亮了很多娃儿前行的路。

眼前的老电影院，占地上千平方米，
内空高几十米，屋顶破了不少洞。我盯
着那些洞，那些洞也盯着我，似乎怕秘密
被我看穿。放眼望去，一排排、一列列密
集的铁制靠椅均匀分布在室内，靠椅背
后的白色数字还清晰可见。好像刚送走
一批看电影的人，椅子上还残留着身体
的余温。我的眼里突然起了雾，像被什
么戳中了心房。

电影院兼大礼堂，既可以看电影，表
彰工人、文艺汇演也在此进行。瞧，舞台
上的帷幕还没拉上，职工表彰大会鲜红
的标语，虽然蒙了尘，但仍然醒目。标语
上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在问：“你们看见那

些颁奖领奖、跳舞唱歌的人了吗？”
我们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手机抢

拍，生怕下一秒老电影院就会消失。那
一刻，十几部手机啪啪拍不停，十几双眼
睛盯着舞台，挖掘遗落在老物件上的故
事……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有序地进行
着，没有犁铧、锄头，只有笔纸和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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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旁有一坡铁楼梯通往二楼的放
映室。我们扶着铁栏杆，依次向上爬，一
步步踩上去时，楼梯也跟着一颤一颤
的。楼梯爬完，一个光线暗淡的小屋出
现在眼前，正前方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放
映机正对着窗户。胶片上布满灰尘，似
乎在讲述漫长的时光。一个蒙尘的小本
上记录着放映日志，钢笔字迹清晰可见
——几月几日放映什么电影。纤细的字
密密麻麻，仿佛无数小蚂蚁爬满格子。
一页一页发黄的日志像在告诉我们：“这
里曾经非常繁忙！”

“这是老电影院的放映室。”黄厂长
站在小屋里说。我分明看见他透明的镜
片后，闪着晶莹的泪花。他反复说，他是
第二代“三线人”，家是梁平的，几岁随父
亲到当时的清平厂读书，后来工作在万
州，还找了本地的媳妇。工厂搬迁，因为
舍不得离开，就留了下来。

“那时的三线工人俏哦，好多姑娘都

抢着嫁。”黄厂长用手推了推眼镜说道，
声音中带着自豪。

资料显示：三线企业是20世纪60
年代至80年代，中国“三线建设”时期在
中西部地区建立的工矿企业、科研单位
和大专院校的总称。这一战略旨在加强
国防和工业布局，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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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老电影院，心情久久难以平息，
我眺望着眼前的青瓦砖墙房，像是致敬
一段回不去的岁月，以及那些曾经在这
片热土上拼搏奋斗过的老一辈“三线
人”。

“把电影院维修好，让怀旧的人都来
看电影。”这是我们临走时，黄厂长说
的。后来这句话就一直在脑子里反复出
现。

厂区内的香樟树正在抽芽长新，一
阵风吹过，枝头上的黄叶一片片在空中
上下翻飞，像在运动，又像是离开枝头前
最美的舞姿。一群白鹤落在一棵粗壮的
香樟树上，时而飞上天空盘旋，时而又飞
回树梢，像在表演，又像在逗我们玩，更
像是留守在山间的“清平人”。

我们在香樟树下走走停停，把心浸
泡在这方远离城市喧嚣、纯粹沉静的土
地上，感受时代的飞跃、变迁。期望它在
未来的路上乘风破浪，创造出更多更先
进的优质产品，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让“三
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更期待老
电影院里人来人往、座无虚席。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